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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
年
前
，
我
在
一
間
大
型
傳
媒
機
構
工
作
，

上
司
是
一
名
香
港
的
知
名
女
士
，
那
時
她
從
未
到

過
洛
杉
磯
。
一
天
，
當
她
即
將
起
程
前
往
當
地
旅

行
時
，
問
我
有
什
麼
好
玩
的
地
方
，
因
為
她
知
道

我
曾
在
加
州
居
住
過
。
我
一
心
想
着
她
既
然
向
我

打
聽
，
自
然
是
想
到
一
些
較
冷
門
的
地
點
，
而
不
是
迪

士
尼
樂
園
、
環
球
片
場
等
人
人
熟
悉
的
主
題
公
園
，
於

是
向
她
推
薦ForestLaw

n

。

她
聽
到ForestLaw

n

這
個
名
字
後
很
是
高
興
，
立
即

問
我
那
是
一
個
什
麼
地
方
，
大
概
之
前
沒
有
人
向
她
提

過
這
個
地
方
吧
。
當
時
我
仍
年
輕
，
坦
白
直
接
地
告
訴

她
：﹁
那
是
一
個
墳
場
。﹂
她
愣
了
一
愣
，﹁
啋﹂
了

我
一
聲
，
面
露
不
悅
後
便
不
再
跟
我
談
下
去
了
。
我
後

來
回
想
此
事
，
她
應
該
是
以
為
我
在
作
弄
她
或
挖
苦

她
，
所
以
被
得
罪
了
。

她
聽
到
了﹁
墳
場﹂
二
字
便
打
斷
了
我
的
話
柄
，
沒

有
給
我
機
會
向
她
好
好
介
紹
這
個
好
地
方
。
信
不
信
由

你
，
我
曾
多
次
到
洛
杉
磯
遊
玩
，
好
像
只
有
一
次
沒
有

到ForestLaw
n

去
，
最
近
我
又
再
去
了
一
次
。

大
家
千
萬
別
被﹁
填
場﹂
二
字
便
嚇
得
退
避
三
舍
，

又
或
以
為
我
有
什
麼
怪
癖
。
我
不
是
叫
大
家
去
看
先
人

的
墓
地
，
而
是
看
園
內
的
藝
術
品
。
大
家
都
知
道
達
文

西
︽
最
後
晚
餐
︾
的
名
畫
吧
？
園
內
一
個
展
覽
館
長
期

展
放
這
幅
畫
作
的
彩
色
玻
璃
製
成
品
，
如
同
我
們
在
天
主
教
教
堂

看
到
的
彩
色
玻
璃
窗
一
樣
。
另
一
個
展
覽
館
則
展
放
另
外
兩
幅
宗

教
名
畫
︽
釘
十
字
架
︾
和
︽
耶
穌
升
天
︾
。
倘
若
玻
璃
畫
只
是
小

如
一
幅
普
通
的
掛
牆
畫
，
我
也
不
會
經
常
向
人
推
薦
；
但
這
三
幅

藝
術
品
的
長
度
卻
是
橫
跨
展
覽
館
的
一
堵
牆
壁
，
而
且
比
一
層
樓

還
要
高
︵
抱
歉
我
沒
有
正
確
的
數
字
︶
，
是
不
常
見
的
藝
術
珍
品

的
再
現
品
。

這
三
項
展
品
每
天
分
很
多
段
時
間
展
出
，
展
出
時
還
有
畫
外
音

講
解
整
幅
圖
畫
的
特
色
。
後
兩
者
的
面
積
比
︽
最
後
晚
餐
︾
的
更

大
，
內
容
也
更
複
雜
，
展
覽
館
在
講
解
畫
中
某
個
範
圍
時
特
以
聚

光
燈
照
射
該
處
，
讓
大
家
看
得
更
集
中
仔
細
。
當
我
們
欣
賞
藝
術

品
時
，
又
可
對
︽
聖
經
︾
故
事
有
更
深
的
了
解
，
生
動
地
上
了
一

堂
西
洋
美
術
史
和
宗
教
史
。

園
外
處
處
均
可
見
米
高
安
哲
羅
和
其
他
雕
塑
家
的
雕
塑
仿
製

品
，
其
中
當
然
以
︽
大
衛
像
︾
最
引
人
注
目
。
我
最
喜
歡
的
卻
是

︽
小
孩
與
狗
︾
，
那
是
由
一
小
男
孩
、
一
小
女
孩
和
一
頭
小
狗
組

成
的
一
組
矮
小
的
雕
塑
。
小
孩
與
狗
都
背
向
大
家
，
抬
起
頭
來
仰

讀
建
造ForestLaw

n

之
人
刻
在
牆
壁
上
的
巨
型
信
條
，
基
督
教
傳

遞
的
永
生
和
信
望
愛
的
精
神
油
然
而
生
。
每
次
我
到
園
內
參
觀

時
，
都
會
跟
這
組
雕
塑
拍
照
留
念
。
這
麼
多
年
過
去
了
，
雕
塑
經

過
嚴
謹
的
保
養
後
，
外
貌
依
舊
不
變
；
倒
是
站
在
它
們
身
旁
的
我

卻
在
攝
於
不
同
時
間
的
每
張
照
片
中
留
下
時
光
流
逝
的
印
記
。
也

許
這
就
是
墓
園
的
藝
術
品
帶
給
我
們
對
生
老
病
死
的
啟
示
。

Forest Lawn的藝術作品

在
北
京
，
最
多
讀
者
的
︽
北
京
晚
報
︾﹁
知

味﹂
一
版
，
刊
出
羅
雪
村
先
生
的
文
章
︽
為
葉
廷

芳
先
生
︱
︱
點
讚
︾
。
葉
廷
芳
，
這
個
名
字
在
當

下
喧
囂
的
藝
文
界
，
似
乎
並
不
響
亮
。
不
久
前
，

為
慶
祝
葉
廷
芳
先
生
八
十
壽
誕
舉
行
的
學
術
座
談

會
上
，
作
家
周
國
平
、
張
抗
抗
、
王
蒙
等
都
盛
讚
葉
先

生
的
學
問
和
人
品
。

葉
先
生
一
九
六
一
年
畢
業
於
北
京
大
學
西
語
文
學
系

德
語
專
業
，
是
著
名
的
德
語
文
學
學
者
，
是
他
最
早
將

卡
夫
卡
的
作
品
介
紹
到
中
國
，
他
翻
譯
的
狄
倫
馬
特
的

戲
劇
，
影
響
了
中
國
一
代
編
劇
和
導
演
。
最
廣
為
人
知

的
一
部
是
︽
貴
婦
還
鄉
︾
。
文
革
後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
畫
家
黃
永
玉
對
北
京
人
藝
導
演
藍
天
野
說
：﹁
你

應
該
排
︽
貴
婦
還
鄉
︾
，
如
果
你
排
，
我
給
你
做
舞
台

美
術
。﹂
兩
位
藝
術
大
家
的
約
定
遲
了
二
十
多
年
。
二

零
一
四
年
中
秋
，
藍
天
野
託
我
帶
話
給
黃
永
玉
，
他
要

排
︽
貴
婦
還
鄉
︾
了
，
問
黃
老
可
否
還
記
得
當
年
的
約

定
。
皓
月
當
空
，
在
黃
老
家
的
葡
萄
架
下
，
黃
老
爽
快
地
說
，
記

得
，
我
做
。
劇
本
就
是
葉
廷
芳
先
生
的
翻
譯
本
。
演
出
成
功
了
，

可
惜
我
不
在
北
京
，
沒
能
促
成
這
三
位
大
家
一
聚
。

除
戲
劇
之
外
，
葉
先
生
在
建
築
、
音
樂
、
美
學
等
領
域
都
有
所

建
樹
，
獲
得
過
國
際
殊
榮
。
葉
先
生
還
曾
經
是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

以
敢
言
著
稱
。
二
零
零
六
年
在
全
國﹁
兩
會﹂
上
，
他
聯
名
二
十

九
位
政
協
委
員
提
交
提
案
，
要
求
盡
快
停
止
獨
生
子
女
政
策
。
他

說
：﹁
一
個
沒
有
了
兄
弟
姐
妹
、
姨
表
姑
舅
的
社
會
是
一
個
非
自

然
的
社
會
，
這
種
倫
理
殘
缺
的
生
存
環
境
必
然
造
成
人
文
生
態
的

破
壞
，
繼
而
導
致
人
的
精
神
變
異
。﹂
十
年
後
，
他
的
提
議
得
以

實
施
。
二
零
一
零
年
，
擬
重
建
圓
明
園
，
他
聞
之
立
刻
表
態
：

﹁
在
遺
址
上
重
現
昔
日
輝
煌
，
不
啻
一
場
文
化
鬧
劇
，
因
為
它
破

壞
了
珍
貴
的
、
不
可
再
生
的
文
物
，
而
這
一
文
物
正
是
歷
史
的
見

證
，
是
人
類
得
以
延
續
的
生
命
記
憶
。﹂
隨
即
連
續
發
表
文
章

︽
廢
墟
也
是
一
種
美
︾
、
︽
美
是
不
可
重
複
的
︾
、
︽
記
住
恥
辱

比
懷
念
輝
煌
重
要
得
多
︾
。

葉
廷
芳
先
生
溫
文
爾
雅
，
執
着
真
誠
，
有
文
人
風
骨
，
更
有
抗

爭
的
精
神
品
格
和
對
社
會
的
責
任
，
身
在
書
齋
，
要
為
民
為
國
盡

力
。
我
去
過
葉
先
生
的
家
，
在
京
城
的
南
邊
，
不
知
是
什
麼
機
構

的
宿
舍
，
樓
房
已
經
很
舊
，
開
間
是
老
式
的
，
房
間
不
大
，
書
房

兼
客
廳
裡
一
面
牆
全
是
白
色
大
書
架
。
每
次
去
到
，
葉
先
生
一
定

要
親
手
沖
咖
啡
，
他
因
病
一
臂
缺
失
，
行
動
不
便
，
但
堅
持
要
自

己
動
手
，
表
示
他
的
熱
忱
，
還
一
定
要
請
吃
飯
。
他
們
那
一
代
文

人
，
寫
得
一
手
好
文
章
，
不
會
趨
炎
附
勢
，
不
會
四
處
應
邀
參
加

活
動
，
用
過
葉
先
生
翻
譯
劇
本
的
劇
團
和
學
校
一
定
不
少
，
但
估

計
不
會
付
給
他
應
有
的
版
稅
，
即
使
付
也
少
得
可
憐
，
全
靠
退
休

薪
水
過
日
子
。
不
好
意
思
讓
他
破
費
，
又
爭
不
過
他
，
只
有
借
口

婉
拒
。
葉
先
生
希
望
我
繼
續
寫
劇
本
，
還
給
我
出
了
題
目
，
我
至

今
還
沒
有
做
。
看
到
報
紙
上
的
文
章
，
打
電
話
給
他
，
他
以
為
我

在
北
京
，
又
要
請
吃
飯
，
連
酒
樓
都
選
好
了
，
我
說
在
香
港
呢
，

他
奇
怪
為
什
麼
我
會
看
到
當
天
的
︽
北
京
晚
報
︾
，
我
回
覆
是
微

信
，
他
說
還
不
會
用
，
但
要
學
。

請
允
許
我
借
用
羅
雪
村
先
生
文
章
的
一
句
話
：﹁
當
我
們
的
社

會
還
有
太
多
各
種
各
樣
的
問
題
，
當
太
多
國
人
分
不
清
權
利
和
義

務
時
，
太
需
要
像
葉
廷
芳
先
生
這
樣
體
恤
社
會
民
生
的
公
民
！﹂

美哉，葉先生

中
國
電
影
︽
非
誠
勿
擾
︾
在
北
海
道
取
景
，
成
千
上
萬
的
中
國

觀
眾
，
對
於
北
海
道
的
顏
色
燦
爛
的
風
光
如
癡
如
醉
，
結
果
引
發

大
量
中
國
遊
客
跑
到
北
海
道
觀
看
七
彩
的
花
田
。

在
國
慶
節
期
間
，
中
國
也
拍
攝
了
一
部
叫
做
︽
那
年
我
對
你
的

承
諾
︾
的
電
影
，
故
事
敘
述
了
在
一
場
知
青
聯
誼
會
上
，
王
國
慶

︵
張
京
生
飾
︶
和
闊
別
已
久
的
初
戀
女
友
劉
冬
梅
︵
嚴
曉
頻
飾
︶
重

逢
。
當
得
知
她
丈
夫
已
經
去
世
時
，
王
國
慶
計
劃
了
一
個﹁
知
青
號﹂

自
駕
遊
之
旅
，
準
備
完
成
當
年
對
劉
冬
梅
的
一
個
承
諾
，
安
排
當
年
上

山
下
鄉
的
知
識
青
年
重
返
北
大
荒
旅
遊
一
次
。﹁
那
年
承
諾﹂
笑
中
帶

淚
的
橋
段
設
計
，
讓
人
在
捧
腹
大
笑
的
同
時
，
還
會
禁
不
住
與
片
中
人

物
同
悲
共
喜
。
與
︽
夏
洛
特
煩
惱
︾
大
打
懷
舊
牌
類
似
的
是
，
片
中
也

有
一
批
︽
兵
團
戰
士
之
歌
︾
、
︽
太
陽
島
上
︾
、
︽
我
們
的
生
活
充
滿

陽
光
︾
等
上
世
紀
七
八
十
年
代
懷
舊
歌
曲
湧
現
，
足
以
將
我
們
帶
回
父

母
年
代
的
青
春
。

影
片
帶
着
觀
眾
穿
越
北
京
、
河
北
、
東
三
省
等
多
個
地
域
，
行
程
一

千
多
公
里
的
公
路
戲
拍
攝
，
讓
觀
眾
沿
途
盡
覽
了
中
國
秋
天
的
美
景
，

拍
攝
手
法
足
以
媲
美
日
韓
影
片
的
唯
美
浪
漫
。
影
片
中
一
望
無
垠
的
白

雪
讓
人
想
起
︽
情
書
︾
開
場
那
滿
屏
的
雪
地
畫
面
，
大
片
大
片
純
淨
斑

白
的
白
樺
林
和
韓
國
電
影
︽
春
逝
︾
中
林
立
的
綠
竹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處
，
而
碩
果
纍
纍
的
金
黃
色
麥
田
像
極
了
黑
澤
明
︽
夢
︾
中
的
油
畫
。

此
外
，
影
片
中
張
京
生
和
嚴
曉
頻
帶
領
的﹁
知
青
團﹂
開
着
豪
華
房

車
，
從
北
京
一
路
向
北
駛
向
北
大
荒
，
完
成
了
跨
越
幾
大
省
市
的
追
愛

之
旅
，
沿
途
獨
具
特
色
的
風
景
在
一
路
上
好
玩
有
趣
的
故
事
渲
染
中
變

得
更
具
魅
力
，
而
這
趟﹁
追
愛
之
旅﹂
可
以
說
也
為
廣
大
觀
眾
提
供
了

一
條
自
駕
蜜
月
旅
遊
路
線
的
範
本
。

原
來
，
九
月
中
旬
到
十
月
中
旬
，
自
己
駕
車
遊
覽
河
北
省
到
黑
龍
江
省
公
路
的

楓
樹
風
景
，
絕
對
勝
過
北
海
道
楓
葉
。
沿
途
見
到
很
多
樹
林
，
有
的
在
山
上
，
有

的
在
下
面
的
山
谷
裡
，
每
棵
樹
的
顏
色
都
不
一
樣
，
有
綠
色
的
、
嫩
黃
的
，
也
有

金
黃
色
的
，
接
着
是
緋
紅
，
更
有
深
紅
色
的
，
形
成
了
童
話
世
界
的
美
麗
景
色
。

深
紅
色
的
樹
，
在
綠
色
的
叢
林
中
，
搶
奪
了
你
的
目
光
，
好
像
一
團
火
焰
，
令
你

感
到
震
驚
。

自
駕
遊
覽
，
可
以
看
到
伊
春
、
雪
鄉
公
路
、
哈
牡
公
路
、
牡
丹
江
鏡
泊
湖
、
哈

爾
濱
的
美
麗
景
色
。
特
別
是
遊
覽
黑
龍
江
醉
美
秋
色
，
有
一
條
精
華
線
路
：
伊
春

小
興
安
嶺
五
花
山
賞
秋
線
，
也
叫
做
伊
春
南
線
。
先
後
去
了
寶
宇
西
嶺
溫
泉
旅
遊

度
假
山
莊
、
美
溪
區
回
龍
灣
國
家
森
林
公
園
、
養
溪
谷
生
態
旅
遊
觀
光
基
地
、
桃

山
懸
羊
峰
風
景
區
、
桃
山
森
林
冰
雪
玉
溫
泉
度
假
中
心
。
沿
途
看
到
小
興
安
嶺
令

人
沉
醉
的
五
花
山
色
，
還
有
適
合
休
閒
的
溫
泉
度
假
村
。
一
路
遊
覽
風
景
與
休
閒

度
假
結
合
，
非
常
適
宜
輕
鬆
。
另
一
條
路
線
，
是
牡
丹
江
︱
雪
鄉
︱
鏡
泊
湖
。
滿

山
都
是
啡
紅
色
的
白
樺
樹
和
楓
樹
，
一
層
一
層
，
在
陽
光
下
明
暗
有
層
次
，
山
下

是
碧
藍
色
的
鏡
泊
湖
，
氣
勢
宏
偉
，
對
比
鮮
明
，
顏
色
艷
麗
，
任
何
攝
影
者
都
會

被
其
這
種
美
麗
景
色
震
懾
得
透
不
過
氣
。

秋天去黑龍江賞紅葉

我
們
的
一
位
朋
友
，
舞
者
、
攝
影
師
、﹁
城
巿
當
代
舞

蹈
團﹂
副
藝
術
總
監
陳
德
昌
︵R

ingo
C
han

︶
往
生

了
。為

籌
辦
追
思
活
動
，
紀
念R

ingo

生
前
為
大
家
拍
過
無

數
優
秀
照
片
，
大
家
搜
尋
跟
他
的
合
照
，
用
作
悼
念
。

文
雅
回
家
，
尋
遍
不
獲
！

傷
感
、
無
奈
，
無
補
於
事
，
決
定
將
身
邊
朋
友
好
好
拍
下

來
，
也
拍
一
張
合
照
，
準
備
明
年
出
書
，
命
名
：
︽
緣
︾
。

她
就
是
這
麼
一
個
坐
言
起
行
的
人
。

校
際
運
動
會
明
星
、
校
花
、
少
女
模
特
兒
、
榮
登
港
姐
、
嫁

為
人
妻
、
陶
瓷
藝
術
家
、
高
球
好
手
、
攝
影
師
…
…
她
做
了
，

成
績
全
皆
高
分
數
。

透
過
她
的
少
年
摯
友
，
我
們
極
要
好
的
朋
友
，
舞
蹈
家
梅
卓

燕
，
時
光
荏
苒
認
識
了
數
十
年
。
當
年
嘻
嘻
哈
哈
，
運
動
好
手

健
康
美
麗
的
港
姐
，
今
天
繼
續
健
康
美
麗
，
依
然
嘻
嘻
哈
哈
，

平
實
自
然
猶
如
大
地
之
母
，
唯
一
不
同
：
體
態
永
遠
輕
盈
窈

窕
。最

近
碰
面
的
機
會
多
了
，
大
家
都
不
同
程
度
回
歸
童
年
成
長

地
︱
︱
元
朗
。

鄭
爸
爸
不
幸
早
逝
，
鄭
媽
媽
帶
着
一
大
串
子
女
，
決
定
搬
入
元
朗
大
旗

嶺
，
靠
近
客
家
鄉
里
易
呼
應
照
顧
，
建
田
園
村
屋
安
頓
家
小
。
文
雅
在
這

裡
度
過
童
年
歲
月
。
稍
長
，
母
親
隨
兄
長
移
居
英
國
，
跟
隨
嫁
為
上
水
婦

的
姐
姐
生
活
，
考
入
新
界
名
校
之
一
：
鳳
溪
中
學
，
暫
別
元
朗
。

兒
女
成
長
後
鄭
媽
媽
決
定
賣
掉

故
居
，
文
雅
不
忍
，
買
下
來
，
丟

在
那
裡
多
年
。
近
年
將
房
子
大
裝

修
，
轉
型
變
作
她
的
陶
瓷
作
坊
，

一
星
期
一
兩
天
磨
蹭
在C

om
fort

Zone

。
常
亦
與
此
間
我
們
鄉
下

友
茶
敘
碰
面
，
更
出
任
鄉
議
局
義

務
公
職
，
啊
！
好
一
趟
回
歸
。

那
天
文
雅
來
吾
鄉
老
家
拍
我
，

正
是
黃
雨
、
紅
雨
、
黑
雨
的
開

始
。
滂
沱
大
雨
間
，
手
持
超
重
相

機
，
室
內
室
外
突
雨
突
乾
，
毫
無

嬌
柔
造
作
，
完
全
當
年
校
運
會
運

動
好
手
的
利
索
。
鏡
中
人
的
我
，

帶
點
點
感
動
，
無
言
欣
賞
。

文雅．緣

在
真
實
的
人
生
裡
，
人
是
無
法
超

越
時
空
的
限
制
，
穿
越
到
過
去
和
未

來
的
世
界
的
。
唯
一
可
以
讓
我
們
切

切
實
實
體
會
到
超
越
感
覺
的
，
是
文

學
。
只
有
在
閱
讀
文
學
作
品
時
，
我

們
的
心
靈
就
會
走
進
另
一
個
時
空
，
受
到
文

學
清
滌
作
用
的
洗
禮
，
以
一
個
嶄
新
的
自

我
，
返
回
閱
讀
後
的
現
世
。

讓
我
們
先
進
行
短
短
的
時
空
之
旅
：
二
零

零
一
年
，
小
思
在
中
文
大
學
創
辦
了﹁
香
港

文
學
研
究
中
心﹂
，
除
了
整
理
、
保
存
和
研

究
香
港
文
學
之
外
，
更
舉
辦
各
類
推
廣
香
港

文
學
的
活
動
，
於
是
便
有
了
香
港
文
學
在
各

區
漫
步
的
足
跡
，
於
是
便
有
了
兩
冊
︽
疊

印
︱
︱
漫
步
香
港
文
學
地
景
︾
︵
商
務
印
書

館
︶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的
出
版
。
這
兩
冊
︽
疊
印
︾
由
樊

善
標
、
馬
輝
洪
和
鄒
芷
茵
主
編
，
十
八
位
熟
悉
香
港
十

八
區
環
境
面
貌
變
化
的
作
者
，
分
別
抒
寫
出
十
八
區
的

文
學
地
景
，
帶
領
讀
者
進
入
現
實
的
各
區
，
更
引
領
讀

者
穿
越
時
空
，
進
入
一
個
文
學
家
在
該
區
生
活
的
描

述
，
讓
現
實
和
文
學
想
像
構
築
出
一
幅
跨
越
時
空
的
地

景
，
疊
印
在
讀
者
的
腦
際
，
除
了
獲
得
十
八
區
的
知
識

之
外
，
更
進
行
着
一
場
文
學
清
滌
昇
華
的
洗
禮
。

於
是
，
從
第
一
篇
的
灣
仔
區
開
始
，
我
們
看
到
的
灣

仔
，
除
了
作
者
劉
偉
成
和
他
創
造
出
的
阿
羣
眼
中
的
地

景
之
外
，
我
們
還
看
到
小
思
︽
大
炸
灣
仔
︾
、
︽
一

夢
︾
，
黃
谷
柳
︽
蝦
球
傳
︾
、
黃
碧
雲
︽
烈
佬
傳
︾
、

葉
靈
鳳
︽
冰
與
雪
︾
、
︽
香
島
滄
桑
錄
︾
，
鄒
家
麒

︽
日
月
星
傳
︾
、
梁
世
榮
︽
第
一
課
︾
等
人
寫
下
的
灣

仔
面
貌
。
到
最
後
一
篇
的
離
島
區
，
詩
人
廖
偉
棠
透
過

他
自
己
的
作
品
︽
南
宋
詩
人
在
坪
洲
︾
、
︽
鹹
魚
之

書
︾
、
︽
大
利
島
，
珊
瑚
石
之
書
︾
、
︽
長
洲
海
畔
剎

那
︾
，
以
及
鄒
單
衣
︽
島
民
，
或
隱
者
言
隱
︾
、
︽
丟

失
︾
，
飲
江
︽
鹹
魚
店
︵
十
四
行
︶
︾
、
也
斯
︽
爛
頭

東
北
︾
和
西
西
︽
我
城
︾
的
詩
句
和
文
學
描
述
，
感
受

那
離
島
的
地
景
是
如
斯
令
人
嚮
往
。

漫
步
十
八
區
，
把
文
學
的
描
述
疊
印
在
腦
海
，
就
是

心
靈
的
穿
越
了
。

疊印與穿越

近日，《諷刺與幽默》刊出一副漫畫，題為
《八戒承包了醫院》：醫生在前台坐診，八戒坐
在幕後錢堆上數錢，中間隔着用釘耙支起的帳
幔，是「專治腫瘤」的行醫廣告，曰：「我院獨
用唐僧肉同樣成分之配方，包好！」
說心裡話，看着這幅漫畫，在下有點啼笑皆
非。
醫院本是公益單位，顧名思義是為公眾利益服

務的，不把利潤最大化當作首要目標。可是，不
知從何時起，醫院也走上了市場化道路，不擇手
段，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什麼「以藥養
醫」，什麼大處方、濫檢查、小病大治，什麼科
室承包、科室外包……呼呼啦啦都上來了，還美
其名曰「改革」。在這種時髦語境下，患者也不
再是病人了，而是任醫院宰割的「羔羊」，是各
個科室都想吃一口的「唐僧肉」。醫托、醫賄、
醫騙、醫鬧應運而生，醫患矛盾層出不窮。看病
難，看病貴，看病煩……弄得普通百姓抱怨不
已，有識之士痛加詬病，新聞媒體時有報道。
我因為小孫子好生病，醫院去得多，他們那些

個見得人見不得人的事耳聞目睹過不少。說句不
中聽的，醫院如此鬧騰，明顯違背根本宗旨，這
叫改的什麼革？
漫畫創意堪稱獨特，對現實有極強的諷刺意
味，這使我不由得想起當年就醫的往事，尤其是
我們的廠醫務室來。
我是一九七零年進工廠的。那時，只要一當上
工人就享受公費醫療。當時公費醫療分作兩塊，
一般的小病就在廠醫務室看，大一點的去醫院。

我們廠的醫務室是一棟兩層小樓房，上面住醫
生，下頭是門診部、化驗室、注射室、病房和藥
房。當時因為技術力量和設備有限，門診不分
科，就那麼混合着看，反正都是青年職工，一個
個身強力壯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生態基本完好無
損，除比例極小的職業病、半職業病外，哪來那
麼多莫名其妙的大毛病？更不要說動不動就癌症
什麼的了。
全廠一千多號職工，醫生、護士個個認識。大

家都是熟人熟事，你只要去看病，他沒有不負責
的，別說是冷若冰霜了，即使是公事公辦的態度
也少見。醫生們都和藹可親，望聞問切，非常仔
細，開處方時，那筆頭輕易不肯落下，總是反覆
斟酌，權衡再三。護士配藥也十分人性化，頂多
三天的量，藥片按顆或片裝入小紙袋，劑量和服
法都清清楚楚寫在上面，一看就明白。青黴素、
鏈黴素等針劑都是肌肉注射，即開即用，而水
劑，用法都標註在藥瓶上。外用的藥水，護士都
是找小瓶子給你裝好，另外再配上足夠用的棉
籤。
到醫務室去的，有的是看病，有的則是開病假

條。去看病的未必就真有什麼病，而是以看病為
由搞藥。這就怪了，沒病搞什麼藥？其實，這也
沒什麼不好理解的。那年頭買糖要憑票，而枇杷
膏等以蔗糖為輔料的膏劑，不就是上好的食糖
麼？既不要票，更不要錢，何樂不為？人家拿去
既治「病」，又蘸饅頭吃，豈不美哉？他隨便編
個故事，要求開點，你給開不給開？當然，幹這
種勾當的，多半是廠裡大事不犯，小事不斷的混

混，醫生只要他們不是太過分，一般都會滿足。
再說了，是藥都有保質期，過期了還不是都得
扔？至於老實本分的職工討點阿司匹林啥的，那
就更不在話下了。
在廠醫務室看病不用掛號，隨到隨看，十分方

便，可要開病假條就沒那麼容易了。病休不扣工
資，但要憑醫生開的病假條。換言之，只有醫生
才有權讓職工病休。一旦醫生開了病假條，就等
於給了王法，即使天王老子來了也不能不叫休
息。於是，醫生們莫不從嚴掌握，慎之又慎，尤
其對那些混混，不審個一清二楚，病假條是絕對
不開的。這是醫生的原則，是職業操守，更是他
們的做人底線。
但是，廠醫務室對確實有病的，不論幹部群

眾，都一視同仁，該治療的治療，該轉院的轉
院，絕不含糊。
一九七七年底，我不幸患上了坐骨神經痛。這

在我那個工作崗位可算個半職業病。當時中西醫
都對它束手無策，僅有的辦法就兩條，一是肌注
藥物營養神經，一是針刺療法。而這兩招都無濟
於事，打針不見療效，針刺穴位最多能緩解五分
鐘，過後照痛不誤。我已經疼得直不起腰來了，
人像個蝦米，眼看就要癱瘓。幸虧一個好心腸的
農村老漢救了我，他不僅給我提供治療信息，還
星夜趕到業已治癒的親戚家，為我取來治療資
料，並馬不停蹄送到我手中。當我半信半疑拿着
老人汗涔涔送來的資料，惴惴不安地找到廠醫務
室負責人余大姐時，沒料到這位河南口音的大姐
醫生二話不說，立即表態：「小張，藥費不是問
題，趕緊去！」這讓我懸着的心頓時落了地。
那時廠裡職工上醫院看病，也分為兩塊，一塊

是到本地醫院，也就是縣醫院，這比較簡單，不
用任何人批准，只需到醫務室要份三聯單，然後
將聯單往醫院一拍就萬事大吉，該檢查的檢查，

該開藥的開藥，該手術的手術，個人除自掏五分
錢掛號費外，其他概由單位埋單。另一塊是到外
地就醫，屬於轉診，這就沒那麼簡單了，得報
批。只有醫務室同意了才能去，否則一切費用自
理不說，搞不好還要作曠工處理。而我要去的既
非縣醫院，也不是省醫院，而是省城以外一個聞
所未聞的鄉村私人診所。去那麼一個窮鄉僻壤，
找這麼一個野雞診所，治好治不好還兩說，僅費
用就是個無底洞，還不知人家有沒有正規發票，
給開不給開……說老實話，余醫生這麼一表態，
要擔多大的擔子啊！
這就是那個時代從業者的責任擔當。順便說一

句，這事倘若擱今天，十有八九會泡湯。道理是
明擺着的：非親非故的，沒好處，誰給你挑這麼
大擔子？同意了，批准了，肯定是暗中得了好
處，否則……這種思維，這種猜忌，哪兒沒有？
人心變了，社會風氣變了，你有責任擔當又怎
樣？叫你跳進黃河洗不清！
結果出乎意料，老中醫（鎮海如先生）門診不

收費，藥費花了10塊錢，開回的10副草藥還沒吃
完，不到10天便治癒了。這才有了後來參加七八
年高考，改變自身乃至全家人命運的機會。
一個家境貧寒，工資微薄的小工人，如果沒有

公費醫療作後盾，沒有廠醫務室的好制度，沒有
醫生的硬肩膀，沒有良好的社會風氣，僅靠個別
貴人相幫，要想治好那種不是絕症卻勝似絕症
（我國著名內科學專家張孝騫先生一九八五年還
在遭受坐骨神經痛困擾）的病，誰敢想像？
說來可歎，我在工廠工作八九年，從未聽聞過

什麼醫患矛盾，頂多個別職工為開病假條與醫生
拌幾句嘴。至於廣泛使用的三聯單看病，不論職
工還是醫院，從不曾有人動過歪腦筋。
眼下正提倡、推廣社區醫生，但願當年醫務室

的種種好處，尤其是醫療誠信快快回歸！

感歎工廠醫務室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電
影
︽
七
俠
蕩
寇
誌
︾
有
新
版

本
，
相
比
之
下
，
評
論
認
為
新
不
如

舊
。
我
也
這
樣
想
，
即
使
新
片
獲
得

更
好
的
技
術
支
持
，
亦
向
舊
版
本
致

意
，
唯
一
九
六
零
年
版
中
那
七
個
演

員
，
實
在
無
可
替
代
。

不
單
是
因
為
童
年
記
憶
和
美
好
的
上
世

紀
六
零
年
代
，
一
切
都
別
具
膽
識
，
生
氣

勃
勃
，
還
有
是
在
戰
時
成
長
，
五
零
年
代

二
次
大
戰
結
束
後
走
紅
的
片
中
演
員
。
誰

會
忘
記
︽
七
俠
蕩
寇
誌
︾
裡
的
史
提
夫
麥

昆
、
尤
伯
連
納
、
查
理
士
布
朗
臣
、
羅
拔

韋
漢
、
占
士
高
賓
…
…
他
們
的
所
謂

﹁
酷﹂
，
不
圖
有
外
形
，
或
裝
扮
出
來
的

姿
態
，
還
有
他
們
在
真
實
生
活
裡
曾
有
過
的
艱
難
和

不
羈
，
以
及
因
要
生
存
而
日
漸
形
成
的
硬
漢
底
子
。

以
史
提
夫
麥
昆
為
例
，
他
的
鐵
漢
從
自
身
的
成
長

和
血
液
裡
汩
汩
而
出
，
徹
頭
徹
尾
就
是
電
影
裡
的
亡

命
之
徒
。
他
同
樣
不
明
來
歷
，
父
親
在
他
出
生
以
前

經
已
不
知
去
向
，
據
聞
是
一
個
飛
行
馬
戲
班
的
特
技

人
員
。
麥
昆
在
舅
父
的
農
場
裡
長
大
，
經
常
在
母
親

再
婚
的
繼
父
們
與
農
場
之
間
往
返
生
活
。
他
跟
不
同

的
繼
父
打
鬥
，
年
幼
的
他
被
推
下
樓
梯
，
又
或
致
頭

破
血
流
與
失
聰
；
加
上
他
有
學
習
障
礙
，
就
像
天
生

的
一
個
小
混
混
，
到
處
都
不
受
歡
迎
。
他
唯
有
與
其

他
小
嘍
囉
在
男
童
院
一
起
生
活
，
才
漸
漸
冒
出
頭

來
。
當
他
小
有
名
聲
，
可
以
當
小
領
袖
了
，
他
又
突

然
失
蹤
，
跟
人
出
海
當
海
員
。

麥
昆
的
生
平
比
他
所
接
拍
的
電
影
角
色
還
要
流
離

失
所
。
他
當
水
手
的
時
候
在
多
明
尼
加
國
上
岸
，
不

肯
回
到
船
上
，
索
性
在
妓
院
裡
當
跑
腿
。
後
來
不
知

怎
的
又
流
落
在
得
州
當
售
貨
員
，
各
行
各
業
，
多
低

下
的
他
都
做
過
。
十
七
歲
那
年
他
當
上
海
軍
，
繼
續

不
守
紀
律
，
甚
至
因
泡
妞
而
不
歸
隊
，
在
處
分
下
才

改
邪
歸
正
，
且
有
次
在
危
難
中
拯
救
了
五
名
水
兵
。

數
年
之
後
，
他
出
現
在
紐
約
舞
台
，
當
些
閒
角
，
但

同
時
當
上
電
單
車
車
手
，
經
常
在
賽
車
中
贏
取
金

錢
。
這
份
本
領
，
令
人
想
起
他
素
未
謀
面
、
在
飛
天

馬
戲
團
當
特
技
飛
人
的
親
生
父
親
。

我
喜
愛
丹
素
華
盛
頓
，
亦
愛
新
版
︽
七
︾
片
中
的

克
里
斯
普
萊
特
，
但
從
前
的﹁
七﹂
人
，
有
真
實
生

活
的
底
蘊
，
是
永
恒
的
酷
，
繼
續
無
可
替
代
。

無可替代

文 匯 副 刊

何冀平

雙城雙城
記記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文潔華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范 舉

古今古今
談談

小 蝶

演藝演藝
蝶影蝶影

■文雅（左）去到作者家鄉拍照。 作者提供


